
科技前沿12 2017年3月20日 星期一

E-mail:jiaoyu@cyd.net.cn

Tel:010-64098262

本版编辑 / 梁国胜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叶雨婷 王梦影
实习生 张帅祯

3月 11日，发射天舟一号的长征七号
运载火箭运抵海南文昌发射场，而在遥远

的北京，中国航天的未来发展也牵动着全

国两会每一个航天领域代表委员的心。

“中国航天的未来远超想象。”在今年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几乎每天都在接受记

者的采访，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航天的下一步是什么？

两会期间，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

者采访了多名代表委员，他们描绘了一张

中国航天的未来图纸，在那张图纸上，不

仅有宇宙空间站，还有载人探月计划、火

星探测计划，等等。

2022年左右，建一座空间站

在全国政协科技界别小组会的间歇，

今年 60岁的周建平站在走道里接受了中
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他已经记

不清这是第几次谈到中国航天的未来了。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到

2022年，中国将建成一座空间站，研究
探索“大家关心的一些关于宇宙的重大科

学问题”。

据此前相关媒体的报道，我国空间站

核心舱已于 2016年年底完成总装，目前
进入整舱测试阶段，预计 2018年发射升
空。

对此，周建平介绍，空间站是一个在

轨长期运行的大型空间设施，里面有很多

科学实验、技术试验的设施设备，可以进

行对太空的探索，可以帮助科学家研究人

们关心的一些宇宙重大问题，比如暗物

质、暗能量、宇宙大爆炸等，还有一些经

典理论的研究都可以在空间站中实现。

“我们还要利用空间站的微重力条件

进行材料、生命科学、基础物理等方面的

研究，因为地球上是不具备微重力条件

的。此外，空间站还可以帮助我们研制新

的材料，探索制造品质更高的产品。”周

建平说。

对于空间站的基本情况，周建平介

绍：“我们的空间站有 3个舱段，每个舱
段 20 多吨，最多可以对接两艘载人飞
船，一艘货运飞船，共计 90多吨。”
他表示，我国的空间站跟国际空间站

相比要小很多。“我们考虑到有所为有所

不为，力求在最有希望产生突破的领域开

展研究。中国的空间站可以扩展，如果今

后有新的科学需要，我们可以继续扩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

司科技委主任包为民也在密切关注着远在

海南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的动向。

包为民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

记者采访时表示，长征七号的成功研制大

幅度提升了我国进入空间的能力，为我国

载人空间站工程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前的长征二号、三号都属于第一

代运载火箭，推进剂是有毒的，比如偏二

甲肼、绿色四氧化二氮。现在，长征七号

用的是液氧煤油推进剂，长征五号还带有

氢氧发动机。这样，新一代的运载火箭就

是以纯绿色的推进剂作为大推力。”包为

民说。

探月计划下一步，取两公
斤月壤回来

2004年，中国正式开展月球探测工
程，如今已进入第 13个年头。2013年，
玉兔号月球车因为技术限制沉睡在了月球

上，不少网友都为此感到惋惜。令人期待

的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谭永华告诉中

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下一次探月，

关键就是要解决“回来的问题”。

“2017年 12月，我国目前推力最大的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将进行第三发，也就是

发射嫦娥五号。嫦娥五号的主要任务是要

落到月球上，挖两公斤月壤回来，它承担

着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中

最后一步‘回’的任务。”谭永华说。

据了解，嫦娥五号将实现我国开展航

天活动以来的 4个“首次”：首次在月球
表面自动采样；首次从月面起飞；首次在

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轨道上进行无人交
会对接；首次带着月壤以接近第二宇宙速

度返回地球。

谭永华强调，从月球上“回”是难

度最大的任务。“这个系统要复杂的多，

包括轨道器、返回器、上升器、着陆器

4个方面。它的采样、起飞上升、交会
对接等任务都将是重大挑战”。

谭永华还透露，2018年我国将发射
嫦娥四号，实现在月球背面着陆。“这是

全世界的第一次，这对于通讯、导航等

方面都是很大的考验。”

而据包为民介绍，在月球采样可以

实现之后，火星采样返回预计在 2030年
左右实现。“2030年以后，我们还要实现
载人登月，我们还要向太阳系边缘遥远

的星系进行探测。以上这些都已经在我

们的规划当中了，国家很快会讨论这些

问题。”

包为民表示，计划在 2030年左右实
现长征九号运载火箭首飞，这是为了下

一步的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做准备。“长

征九号可以为载人登月、火星的采样返回

以及其他航天探测任务提供更大推力”。

“长征九号是我们国家未来要发展的

重点，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运载能力最

大的运载火箭，它有 140吨左右的近地
轨道运载能力。”包为民强调，长征九号

有望将我国的航天技术推到世界领先水

平。

探月、火星探测以及今后我国将要

进行的其他深空探测究竟有何意义？包为

民表示：“我们要认识我们生存的宇宙环

境，就跟认识地球环境一样。宇宙环境、

深空环境对我们地球的影响是什么？这些

还需要探索。航天的发展对于保障我们的

生存条件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我国仍在向“航天强国”
的目标奔跑

近年来，不少人发现，我国的航天事

业发展越来越快了，发射任务更是一个接

一个。在今年两会现场，航天领域的代表

委员也成了众多记者“追逐”的对象，他

们大多不善言辞、衣着低调，在面对记者

提问时，都用着亲切而带有一点“小自

豪”的态度描绘着中国航天的未来。

然而，谭永华坦言，目前我国的航天

水平跟美国等航天强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

距。

谭永华说：“我们现在处于从航天大

国向航天强国迈进的阶段。如何判断一

个国家是否到了‘航天强国’，可以看运

载能力、空间站建设、深空探测等指

标，具备这些能力就达到航天强国的标

准了。”

我国的航天事业还有哪些不足呢？谭

永华解释说：“我国的空间站还没建立，

深空探测才刚刚起步，运载火箭能力还比

较低。就运载能力来说，我国的火箭近地

轨道运载能力才 25吨，还没超过 50吨，
当初美国阿波罗登月的时候已经到 120
吨。”

那么，航天领域的国际竞赛究竟能给

普通老百姓带来什么？

包为民表示，航天作为一个国家战略

性的高科技产业，一方面对国家的国防有

很大的支撑，同时也要支撑我们国家的经

济社会建设。“航天技术还通过商业化的

方式，把航天技术回馈到社会，更好地服

务于社会发展和文明生活的需要，这也是

商业航天的目标”。

“其实，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渗透

着航天技术，比如广播通信、农业、气

象、出行导航等。”包为民说，“通过航天

技术，未来的信息技术可以实现天地信息

一体化，传统地面网络的弊端是有死角

的，如沙漠、海洋、山区等地方都没有信

号。利用航天技术，手机终端网络就可以

实现无死角的覆盖，改善我们的生活。”

对于航天科技的未来，谭永华也表

示，未来航天的商业化可能有多种模式，

包括太空旅行、商业卫星、数据服务等方

面。“一类像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它是拥有自己运载火箭的商
业公司；另一类可以是不直接参与发射任

务，仅进行相关数据服务的公司”。

而在包为民看来，未来将是一个充满

无限可能的商业航天时代。“我觉得商业

航天的发展空间非常大，我们对航天应用

开发的想象有多大，未来的开发就有多

大”。

宇宙空间站 载人探月计划 火星探测计划

中国航天的未来远超想象

本报讯（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
者叶雨婷） 3月 16日，全国科学技术名
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科技名

词委”） 召开 2017年度常委会会议。
全国科技名词委主任、中科院院长白春

礼在发言中表示，目前科技名词工作的

体制机制还不适应事业发展的要求，未

来应提升科技名词审定公布效率和质

量。

据了解，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

员会（原称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

会） 于 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是
经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审定、公布科

技名词的权威性机构。2016年，全国
科技名词委组织 67个审定分委员会开
展科技名词审定公布工作，审定公布

12个学科、62847条规范科技名词（其
中，预公布 27538 条，正式公布 35309

条）。

另外，2016年全国科技名词委创
新实验室准备编纂《中华科学技术大词

典》、《大数据百科全书》、“术语在线”

运营项目和“大规模真实文本术语纠错

软件”研发项目共 4个大型项目。全国
科技名词委在科技名词立法工作、两岸

名词对照工作等方面也取得了实质性进

展。

“但是 ， 在 充 分 肯 定 成 绩 的 同

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与不足。”白春礼指出，目

前，科技名词工作的体制机制还不适

应事业发展的要求，科技名词的学术

研究工作有待深化，科技名词审定质

量和效率有待提高，科技名词规范与

科技发展的协同性有待加强，主动服

务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有

待提升。

白春礼认为，应着力提升科技名词

审定公布效率和质量。“科学技术从来

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而深刻地影响我们

的社会，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

展，对科技名词工作来讲，既是挑战，

更是机遇”。

白春礼：

应提升科技名词
审定效率质量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邱晨辉

“可以肯定的是，气候变化对云量的

影响是存在的，而云量变化对全球的影响

也是目前科学家面临的一大难题。”在中

国气象局近日举办的“直击天气——与科

学家聊天”活动中，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

研究所研究员、云降水物理与强风暴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孙继明给出这样的说法。

今年世界气象日的纪念主题是“观云

识天”，当天的聊“天”也围绕这一话

题。对普通民众来说，云有时是一种美好

的意向，比如“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

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有时

则不然，比如“黑云压城城欲摧”。不

过，从科学角度来看，云，远比我们想象

的重要的多。

云是大气中水汽凝结成的水滴、过冷

水滴、冰晶或者它们混合组成的飘浮在空

中的可见聚合物。别小看这一朵朵的云，

它们是水循环的重要一环，对地球孕育生

命极为重要——尽管人凭肉眼看不见水

汽，也看不见大气运动，但从云的生消演

变中，可以了解大气运动的一举一动。

在科学家看来，随着云继续上升冷

却，或云外不断有水汽输入云中，云中水

滴或冰晶不断聚集，致使上升气流再也无

法“托住”时，这些水汽凝结物就会从云

中降落，形成雨、雪、雹等降水天气，水

便返回地表，或渗入土壤，或流入江河湖

海，随后再蒸发、凝结、下降，周而复

始，循环不已。正是这种循环，让生命赖

以生存的水资源得到不断更新。

不过，近年来有研究发现，气候变化

似乎正在减少云量的存在。经过对不同空

间的云进行总体评估后，科学家发现，

1984 年后的 20 年内，全球总云量在减

少。这是真的吗？

在当天的活动中，孙继明谈到气候变化

背景下云的变化时说，海洋油轮在经过的地

方会排放一些烟雾，在这个路线上方，云的

大小就会变小，云滴则会增多。不过，他也提

到，科学假说的验证总是不断推翻、重建的

过程，关于气候变暖和云的变化，科学家至

今尚难直接建立起简单的线性关系。

看着头顶上的云，很多民众还会有这

样的疑惑：如何分辨出到底哪朵云彩会下

雨？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副主任曹晓

钟表示，以前，“观云”主要靠人工，现

在人工观测方式已被自动化手段代替，可

见光测云仪、红外测云仪等设备正在代替

气象工作者测量云量、云高等要素。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副主任、风云四号

气象卫星地面应用系统总指挥魏彩英当天

还提到，随着观测手段的提升，现在卫星

观云的分辨率越来越高，用科学的算法可

以繁衍出很多定量产品，其中有一个叫做

降水估计，基本可以预测天上究竟哪朵云

彩有可能掉雨。

气象专家谈“观云识天”——

气候变化真会让天上的云变少吗

本报讯（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
者邱晨辉） 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院获
悉，该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陕西延

长石油集团共同研发的、具有我国自主

知识产权技术的全球首套煤基乙醇工业

化项目，已于今年年初打通全流程，生

产出合格的无水乙醇，标志着该项目一

次投产成功。中科院副院长张涛院士

说，该项目使以煤为原料制取乙醇成为

现实，也使我国大范围推广乙醇汽油成

为可能。

对于乙醇，人们并不陌生，我们俗

称为“酒精”，它可以勾兑白酒饮用、

75％乙醇溶液还可用于医用消毒。但鲜
为人知的是，乙醇的最大用处是作为汽

油添加剂，即燃料乙醇使用。中科院大

连化物所副所长刘中民院士介绍，乙醇

是世界上公认的环保清洁燃料，全球

66％乙醇作为燃料乙醇添加到汽油中。
按照中国国家标准，国内乙醇汽油

E10是用 90％的普通汽油与 10％的燃料
乙醇调和而成。刘中民说，由于添加了

10％的乙醇，增加了汽油的含氧量，汽
油燃烧更加充分，一氧化碳、碳氢化合

物、颗粒物、氮氧化合物及苯系有害物

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大幅降低，综合排

放量降低 1／3 以上，为世界各国所公
认和推广。

不过，利用化石资源生产乙醇，却

是科技界的一个难题。刘中民说，基于

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亟须开发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煤基燃料乙醇成套

技术。煤经合成气直接制乙醇是一项世

界性的挑战，因难以回避贵金属催化

剂、效率较低及设备腐蚀等问题，一直

还停留在研究开发阶段。

大连化物所提出以煤基合成气为原

料，经甲醇、二甲醚羰基化、加氢合成乙

醇的工艺路线。刘中民说，该路线采用非

贵金属催化剂，可以直接生产无水乙醇，

是一条独特的环境友好型新技术路线，

2012年，大连化物所和延长石油开始联
合开展“合成气制乙醇整套工艺技术”项

目研发工作，2017年 1月 11日产出合格
无水乙醇产品，纯度达到 99.71％，主要
指标均达到或优于设计值。

当天，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表示，该

项目的成功投产，在世界范围内首开先

河，占据了技术制高点，奠定了我国煤

制乙醇技术及工业化的国际领先地位。

这一新技术的应用，将有效弥补石油资

源不足、缓解我国燃料乙醇对粮食的依

赖，为我国的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提供

有力保障。

“煤炭‘变’酒精”
已成现实

大范围推广成可能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马富春
实习生 李韵迪

古老的蒙古族民歌中，科尔沁草原水

草丰美，牛肥马壮。这片辽阔的草原，曾

孕育了西拉木伦河流域灿烂的红山文化。

可近百年来，由于人类大量开荒种植，该

地区草原沙化日益严重，曾一度成为中国

北方沙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在上世纪 6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兰
州沙漠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

境资源研究院）的专家们来到这里，他们

在沙地上安营扎寨，为北京—通辽铁路

奈曼段提供防沙体系建设技术试验；

1984年，又建立了奈曼沙漠化研究站，
致力于治沙研究与技术研发。自从 30年
前第一次踏足科尔沁沙地，中科院西北

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专家张铜会就没离

开过这里。

“一代一代的科研人员埋首沙地深

处，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浇灌出一片片绿

地。”如今，奈曼站有了 80后、90后的科
研人员，人员在更替，事业一代接着一代

干，科尔沁沙地的治理进展不断，沙漠上

升起了绿色的希望。

治沙先治穷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的尧勒甸子村，

是中国北方毫不起眼的一个小村落。在过

去，由于沙化严重，村民都纷纷举家外

迁。而在中科院治沙奈曼站科研人员的心

中，尧勒甸子村则是向沙地进发的前线阵

地。

30多年前，科研人员初到科尔沁沙
地建站时，尧勒甸子村正在沙地的包围下

挣扎。全村 2.7万亩土地，耕地不到 2000
亩，农牧民生活十分艰辛。“流动沙丘

多，收成没保障，路也很难走。”那时，

看不到希望的村民纷纷搬走，村里只剩下

300多人。
“要让村民看到希望，首先得把生计

问题解决了。”初到实地调研，奈曼站老

站长王康富认识到，对于当地农牧民来

说，较之治沙，解决当下的生活困难才是

最迫切的需求。

科研人员没有急于开展治沙工作，而

是引进牧草、西瓜、葡萄和李子等经济作

物，将种子免费提供给老百姓，并传授先

进的灌溉和管理技术。很快，耕地亩产提

高，老百姓收入增加了，生态意识也在逐

步提高。

如今，不少尧勒甸子村迁出去的人都

纷纷搬了回来。“这里生态环境好了，大

家都愿意回来。”张铜会发现，村里的人

逐渐多了起来，姑娘们也不一心想着外嫁

了。

团队的辛勤工作，不仅让尧勒甸子村

的面貌焕然一新，也得到了各方的认可。

这些年，“奈曼沙漠化土地治理”获得了

联合国环境署和粮农组织联合颁发的“拯

救干旱区土地成功业绩奖”，奈曼沙漠化

研究站也成为联合国土地沙漠化培训基

地，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来到这里，研习推

广治沙和扶贫技术。

因地制宜恢复治理见成效

科尔沁沙地的大规模治理工作，从

改革开放后就已启动，但过程并不顺

利。

三北防护林建设对科尔沁沙地的生态

恢复成效明显，但由于当时环境和技术条

件所限，防护林工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统一的、大面积种植杨树，没有充分考

虑到不同地域的水分条件差异，有些地方

并不适合杨树的生长，病虫害问题也出现

了。”张铜会说。

种树成活率不高、树木长到一定程度

后出现大面积枯死⋯⋯之前大水漫灌式

的治理方式弊端已见。 2011 年～2014
年间，在治沙一线工作多年的中科院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赵学

勇带领团队，以北方半干旱典型沙区为

研究区域，选择科尔沁沙地作为试验示

范区。此间，科研人员搜集整理了大量

有关当地水资源状况和土壤状况的数

据，试验了几十项“节水促进退化植被

近自然恢复”技术与模式。成果汇集成

沙区退化土地持续恢复系列技术，治理方

案获得嘉奖。

“之前防护林种植密度为 1亩 100株，
有些甚至超过了这个数目，而很多地方的

地下水根本养不活这些树。”科研人员经

过对水分、气候等条件的分析，以及扎实

的实际培育研究与试验，提出调整种植密

度，一亩地只种 25棵树左右，并将当地
植被植物作为主要植物种植。基于团队的

研究与监测，发布的《红砂林保护与恢复

技术规范》成为一项技术标准。

治沙不仅要扭转现有局面，更要未雨

绸缪。科尔沁干旱少雨的气候条件使得裸

露的地表在风力作用下，极易形成新的流

动沙丘。如果不加以防治，沙漠化土地面

积可能会再一次扩大。因此，恢复土壤肥

力成为团队的研究重点之一。

“混合秸秆和农家肥，再接种微生物

菌，发酵后覆盖在沙丘斑块上，以促进退

化土地恢复。”在试验田里，这种科学方

案的优势已经显现。“修复的沙丘植被盖

度提高到 20%，保水率提高 20%~40%，抗
侵蚀能力提高 5~8倍。”同时，他们还研
发出土壤保水剂和改良剂，并逐步应用到

治沙中，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赵学勇团队奈曼站现有 20人，他们
来自不同地方，专业也是五花八门，囊括

了林学、地理、农业和生态学等多个学

科。这些年，他们为科尔沁沙地的生态恢

复奉献着青春和智慧。

奈曼站科研人员的家都在兰州，每次

去科尔沁治沙沙地，都要经过长途跋涉，

一去往往是好几个月。“以前交通不发

达，从兰州到科尔沁沙地来回要 5天，每
次去最少要待 6个月，一年只能回来一
次。”奈曼沙漠化研究站现任站长李玉霖

研究员回忆说。

作为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研究院 22
个科学观测站之一，奈曼站是监测沙漠变

化的永久性平台。“科尔沁的环境每天都

在变化，工作还在继续，沙在人就在。”

对于未来的科尔沁沙地治理，他们充满信

心。兰州的研究院，仅仅是治沙专家短暂

的歇脚点，远方的科尔沁沙地才是他们的

战场。

沙漠上升起了绿色的希望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研究所科尔沁治沙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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